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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註》

【263】
〈第十 呼吸相應註〉

             (SA.iii,pp.263~75.)
                              第一 一法品            
        第一、 一法經註 （Ekadhammasuttavaõõanà）   

【311】   在呼吸相應的第一：「一法（ekadhammo）」──即一法。

    其餘在此所應當說的一切行相，（當知）只是（與）在《清淨道論》的〈說呼吸念業處〉所說的（相同）。  

        第六 阿利塔經註（Ariññhasuttavaõõanà）

【314】   在第六：「（你們）是否修習呢？（bhàvetha no）」──即（你們）是否修習呢？

    「貪欲（kàmacchando）」──即是五欲特質〔功德〕的貪。

    「以及對於內外諸法（ajjhattaü bahiddhà ca dhammesu）」──即是在內外十二處的【264】諸法。

    「善遣除有對想（pañighasa¤¤à suppañivinãtà）」──即是已善遣除、斷除有對相應的想之意。以此而談論自己的阿那嘎彌道；現在正在顯示阿羅漢道的毘婆舍那，所以說：「而正念於我將吸氣（so sato va assasissàmi）」等。

        第七 摩訶劫賓那經註 （Mahàkappinasuttavaõõanà）

【315】   在第七：「動搖或顫動（i¤jitattaü và phanditattaü và）」──即只是以兩者的不動搖而說。

        第八 燈喻經註 （Padãpopamasuttavaõõanà）

【317】   在第八：「身體既不疲勞，眼睛也不（疲勞）（neva kàyo kilamati na cakkhåni）」──在其他諸業處的修習〔操作〕之時，不但身體疲勞，而且眼睛也困苦。當在界業處的修習〔操作〕之時，（其）身體是疲勞的；就如投入到機器之後，達到壓迫的行相。當在遍業處的修習〔操作〕之時，（其）眼睛是動搖、疲勞的；就如（從機器）出來之後到了掉落的行相。當在此業處的修習〔操作〕之時，身體既不疲勞，眼睛也不困苦，因此如此說。

【318】   為什麼說：「（能超越）一切色想（sabbaso råpasa¤¤ànaü）」等呢？在呼吸也能除去遍嗎？是可以的。三藏（持者）小無畏長老說：「由於在他把呼吸的禪相想像成了星色、一串真珠一樣，因此該處可以除去遍。」三藏（持者）小龍長老說：「是不能夠的。」在不能夠的情況，則此是聖神變等的種類，為什麼取（此）呢？為了顯示利益〔功德〕的緣故。當比丘想要（獲得）聖神變、四色界禪、四無色定或滅盡定者，他應當完全地作意此呼吸念定。

    就如在城裡所得的，凡四方所出產的物品只能從四門入城，而鄉村所得的，也只是該城的利益〔功德〕；同樣地，為了顯示其利益〔功德〕，所以說：「以修習呼吸念定的利益〔功德〕為此聖神變等的種類，【265】當禪修者在修習了呼吸念定的一切方法後，就可以達成一切（成就）。

【319】    「假如樂（sukhaü ce）」──此中為什麼不說「他（so）」呢？因為這段並沒有「比丘」。

          第九 廣嚴城經註 （Vesàlãsuttavaõõanà）

【320】  在第九：「廣嚴城（Vesàliyaü-毘舍離）
」──如此之名，乃是以陰性（格）所取城的名稱。該城向外築牆擴建三次，使其寬廣，所以稱為「廣嚴城（Vesàlã）」。而且當知此城為一切知者（的佛陀）所來到的，只有在正自覺者（的到來）而使一切情況達到成滿。在如此顯示了（托缽）所行的聚落後，而（指出）所住之處，所以說：「大林的重閣講堂（mahàvane kåñàgàrasàlàyaü）」。

    此中，大林是指（其林木）自己生長而未經種植，是有界限大的（樹）林。它並不像在咖畢喇瓦土城周圍的大林，其一邊是與喜馬拉雅（山）〔雪山〕相連接，而（另一邊）是緊鄰大海而沒有界限；而這是有界限大的（樹）林為「大林」。重閣講堂是依大林所建造的寺院，（在寺院）內建造了以天鵝輪形屋頂（所覆蓋）的重閣，當知即是一切行相具足佛世尊的香舍
。

    「以各種方式說示不淨論（anekapariyàyena asubhakathaü katheti）」──以各種原因說示來轉起顯示不淨的行相、應當對身體離欲之論，這即是：「在此身中有──髮、毛、爪、齒、……略……尿。」

    所說的是什麼呢？「諸比丘，在這一尋的身體之中，以一切方法考察，實不見有任何珍珠、摩尼（寶珠）、琉璃、沉香、栴檀香、鬱金香、龍腦香、香粉等一微塵的淨性，只是見到極臭、厭惡、不美觀的髮、毛等種種不淨。」因此，在此不應有欲或貪。凡在頭的最上部分所生長的稱為頭髮，而它們是既不清淨，【266】又不淨與厭惡的。而且當知他以從色、形、香、所依和處所的五種行（來觀察）它們的不清淨、不淨（與）厭惡的狀態。毛等也是同樣地（方法來觀察）。這在此只是簡略，詳細（的解釋）當知只是在《清淨道論》所說的方法。如此世尊以五五區分的各種方式對各個〔一一〕部分來說示不淨論。

    「讚歎不淨（asubhàya vaõõaü bhàsati）」──在列出了膨脹等不淨的本母後，對該文句解析的分別、解釋、註釋時而讚歎不淨。

    「讚歎修習不淨（asubhabhàvanàya vaõõaü bhàsati）」──凡是取了這髮等或膨脹等內外對象的不淨行相後，轉起對心的修習、增長、增進。在顯示該不淨的修習利益時而讚歎、稱讚（其）德。這即是：「諸比丘，當比丘對髮等對象或膨脹等來從事修習不淨，而獲得了捨離五支、具備五支、三種善（和）十相成就的初禪。他依於稱為心之箱函的初禪（為基礎）來增長毘婆舍那，而證得最高目標的阿羅漢。

    「諸比丘，我想要獨修半月（icchàmahaü, bhikkhave, aóóhamàsaü pañisallãyituü）」──即是：「諸比丘，我想要獨修、隱居、獨住半個月」之意。

    「除了一位送食者外，任何人都不要到我（那裡）去（nàmhi kenaci upasaïkamitabbo, a¤¤atra ekena piõóapàtanãhàrakena）」──凡是自己未說（太多）話，我的諸信施家，為了而我準備送來缽食時，除了一位送食的比丘外，不要有任何的比丘或在家人到我（那裡）去。

    為什麼如此說呢？據說，從前有五百捕鹿的獵人，他們以土塊〔大的〕、棍杖（和）網圍住森林〔阿蘭若〕，歡喜、滿足地一起終生以捕殺鹿【267】為職業，在（身壞）命終後投生地獄。從該處出來之後，由於某些先前的善業，他們得生為人。由於善的親依止，他們所有〔一切〕人都在世尊前出家，並得以受具足戒。然而他們從該根本不善業未成熟果報的順後〔後後〕思（業），將使他們在那半個月之間由自己攻擊及他人攻擊而斷命。當時世尊見到此事，（他知道）業的果報是無法以某種（方式）得以免除〔排拒〕的。而且那些比丘當中，有些比丘是凡夫、（有些比丘是）索答般那、（有些比丘是）薩咖達嘎彌、（有些比丘是）阿那嘎彌、（有些比丘是）漏盡者。當中，諸漏盡者是不結生者；其他的諸聖弟子為決定趣者，（將達）善趣的彼岸；而諸凡夫的趣則是不確定的。

    那時，世尊思惟：由於對自體的欲貪而恐怖、害怕死亡將是不可能淨化（其）趣的，我何不講說不淨論，使他們捨離欲貪呢？當（他們）聽了該（不淨論）後，由於（捨）離對自體的欲貪而淨化（其）趣，將能在天界結生，如此他們來跟我〔前〕出家將是有利益的。由此，為了資益他們而講說不淨論，那是以業處為首要，而不是以為了讚歎死為目的。而且，如果在（我）說了（不淨論）之後有：在這半個月假如將有比丘們來見我並報告（說）：「今天有一位比丘死亡；今天有兩位（比丘死亡）；……；今天有十位（比丘死亡）」，而我並無法制止，而且此業報並不是我或其他人能夠使他們免除〔排拒〕的。在我聽了該事以後將如何處理呢？那我聽到了不是無益、不幸與災禍嗎？我何不不要讓比丘們來看我〔看見比丘們〕呢？因此如此說：「諸比丘，我想要獨修半月，除了一位送食者外，任何人都不要到我（那裡）去。」

    另外有些人說：「（世尊）為了避開他人的誹謗而說（：我想要）獨修。」他人確實會批評世尊：「（佛陀）自稱：『我一切知者；我轉最上的正法之【268】輪』，然而在（他的）弟子們互相殺害之時並無法制止，還有其他什麼是他所能夠（做）的呢？」那時〔在那裡〕智者將可以說：「世尊（當時）致力於獨修，而不知道所發生的這件事。（當時）並沒有人去告知他，假如知道（的話），他確實能夠制止的。」只是想要此事，為這裡的最初原因。

    「並沒有（nàssudha）」──這裡的「assudha」只是滿足句子、強調（句）意的不變詞。即是並沒有任何人去探訪世尊之意。

    有以各種色、形等原因的差別，為「以各種行相差別（anekàkàravokàraü）」，即是混合各種行相、相混各種行相而說。那是誰呢？致力於習不淨（者）的該各種行相差別。

    「致力於修習不淨而住（asubhabhàvanànuyogamanuyuttà viharanti）」──即是實踐、從事而住。

    「困擾時（aññiyamànà）」──對該身體困擾而苦惱。

    「慚愧時（haràyamànà）」──即慚恥時。

    「厭惡時（jigucchamànà）」──即嫌惡。

    「就尋求持刀者（satthahàrakaü pariyesanti）」──即是尋找奪取生命的殺具〔刀〕。並不只是在他們找到了殺具〔刀〕後，由自己奪取自己的生命，當前往到（稱為）鹿糞的仿沙門處後，說：「善哉，賢友，請奪取我們的生命！」在此中，

諸聖者是既不會殺生，不會使令（殺生），也不會讚成（殺生）的；而諸凡夫則一切都（會）做的。

    「獨修（處）出來（pañisallànà vuññhito）」──在知道那五百位比丘到了命盡的情況後，從那獨處的狀態出來。

    即使了知，也像不知道一樣生起（此）義：「對阿難尊者說：『阿難，為什麼比丘僧就如瘦弱者似的（稀少）呢？』（àyasmantaü ànandaü àmantesi- ``kiü nu kho, ànanda, tanubhåto viya bhikkhusaïgho）」，阿難，先前有諸多比丘【※一起※】來到集會堂，學取、研習讀誦（和）質問，寺院看走來像一盞燈明一樣，而現在只過了半個月，比丘僧團就好像生了瘦弱（病）一樣（如此地）瘦弱、稀少、少、稀薄。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否出發（前往）諸方呢？

    當時阿難尊者並不了解〔未觀察〕由於業報而使他們達到命盡，而只以為〔觀察〕（那是）由於致力於不淨業處的緣【269】故，所以說：「尊者，當世尊（tathà hi pana, bhante bhagavà）」等。

【321】  （阿難尊者）為了請求（世尊），以（修習）其他業處使比丘們證得阿羅漢，所以說：「善哉！尊者，（請）世尊（Sàdhu, bhante, bhagavà）」等。該義即是：「善哉，尊者，請世尊以其他方式〔原因〕解說，使比丘僧團住立於阿羅漢位；就如潛入而處在大海，（同樣地，）也有其他十隨念、十遍、四界差別、梵住、呼吸念（等）種類，眾多攀登涅槃的業處，請世尊開示它們其中的一種業處，使諸比丘蘇息（解脫煩惱）！」之意。

    當時，世尊想要如此差遣長老，所以說：「阿難（tenahànanda）」等。

    此中，「廣嚴城附近（vesàliü upanissàya）」──即凡是住在廣嚴城附近周圍一牛呼
（或）半由旬的比丘們，請他們（來）會集之意。

    「一切都會集在集會堂後（sabbe upaññhànasàlàyaü sannipàtetvà）」──當（阿難尊者）在自己能夠前往時，就自己前往該〔適當之〕處，餘處則請年輕的比丘（去請他們來集會），只在須臾間，就把所有的比丘都集合在集會堂。

    「尊者，現在，請世尊知道適時（yassa dàni, bhante, bhagavà kàlaü ma¤¤ati）」──此是這裡的意趣：「世尊，比丘僧已經會集了，現在請您知適時，此時您可以為諸比丘說法（或）教誡。」

    那時，「世尊對諸比丘說：「諸比丘，此（kho bhagavà bhikkhå àmantesi- ``ayampi kho, bhikkhave）」，在稱呼了之後，先前講說了不淨業處使諸比丘證得阿羅漢；而（現在）講說其他法門（使諸比丘證得阿羅漢），所以說：「呼吸念定（ànàpànassatisamàdhi）」等。

    此中，「呼吸念定（ànàpànassatisamàdhi）」──即與執持呼吸念相應的定；或呼吸念的定，為呼吸念定。

    「已修習（bhàvito）」──即已生起或增長。

    「多作（修習）（bahulãkato）」──即一再地作（修習）。

    「既寂靜又殊勝的（santo ceva paõãto ca）」──即既是寂靜又是殊勝的。兩者的「（既）是（eva）」當知為決定之語。所說的是什麼呢？這就如不淨業處，只有在通達（於禪那之時）才是寂靜與殊勝的，由於（不淨業處的）所緣是粗的及（其）所緣是厭惡的，所以（不淨業處的）所緣是既不寂靜也不殊勝的，而此（呼吸念業處）則不如此，（沒有）以任何【270】方式是不寂靜或不殊勝的。然而，由所緣的寂靜性，所以是寂靜、寂止、寂滅的；由稱為通達（禪）支的寂靜性也是（寂靜、寂止、寂滅）的。由所緣的殊勝性，所以是殊勝、（修習）無滿足的；由支的殊勝性，所以也是（殊勝、無滿足）的。因此說：「既寂靜又殊勝的」。

    「純粹與樂住（asecanako ca sukho ca vihàro）」──此中，沒有混雜為純粹〔不混雜〕，即不攙雜，不混合，單獨，不共通〔獨特〕。在此（呼吸念）並不（只有在）遍作（準備定）及近行（定）時是寂靜的，而是從最初作意（呼吸念）以來（即是寂靜的）。即是其自性既寂靜又殊勝之意。有人（是指北寺住者）說：「『純粹』是不攙雜、有食素的（ojavanto），而自性是甜美的（madhuro）。」

    而且，當知如此這純粹是在每（證得）安止（定）的剎那即導致獲得身心之樂，為「樂住」。 

    「每當生起（uppannuppanne）」──即每當還未鎮伏。

    「惡（pàpake）」──即惡劣。

    「不善法（akusale dhamme）」──即不善巧所生之法。

    「即能消滅（ñhànaso antaradhàpeti）」──即僅以剎那，即令消滅，即令鎮伏。

    「寂止（våpasameti）」──即是善的令止息，或者由決擇〔洞察〕分而以逐漸地達到聖道的增長，而說正斷、安息（諸惡不善法）。

    「熱季的最後（一個）月（gimhànaü pacchime màse）」──即是阿沙拉（àsàëha）月
。

    「揚起的塵土（åhataü rajojallaü）」──由於（吹了）半個月乾燥的熱風，（大）地被牛、水牛等足所傷、破壞，而（被風吹）上、運持、上揚，（使得）空中生起塵土、粉塵。

    「大的非時雲（mahà-akàlamegho）」──在阿沙拉（àsàëha）月的白（純哈juõha）
半月，在覆蓋了整個〔一切〕天空後而起的整個半月降雨之雲。而在未到達下雨之時，所生起的該「非時雲」，為這裡的意趣。

    「即能消滅與寂止（ñhànaso antaradhàpeti våpasameti）」──只在未看見的剎那間，即能使（塵土）落地。

    「同樣地（evameva kho）」──這（只）是顯示譬喻。

    從此之後（的解釋），只是（與）所說的方法（相同）而已。

        第十 金毘拉 （Kimbilasuttavaõõanà）

【322】  在第十：「在金毘拉（kimbilàyaü）」──即如此之名的城。

    「（如）此說（etadavoca）」──據說，（阿難）長老思惟：「這個開示無法有結論〔沒有連貫〕，我將使（它）連貫」，在使開示連貫時而說的（話）。

    「（在諸身）中的一種身（kàya¤¤ataraü）」──我說在地身等諸身的其中之一【271】（種身），即是「我說風身」之意。或者，「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色處、聲處、香處、味處、﹙可﹚觸處、）……粗段食」的二十五種色之部分稱為色身。它們當中，在屬於（可）觸處所攝的呼吸為其中一種身。因此如此說。

    「因此（tasmàtiha）」──由於風身為四種色身分的其中一種；呼吸隨念為二十五種色身分的其中之一，因此，（呼吸念為）「於身隨觀身」之意。如此，當知一切處之義。

【324】  「（在諸受）中的一種受（vedanà¤¤ataraü）」──這是關於在三受中的樂受而說。

    「善地作意（sàdhukaü manasikàraü）」──即是對體驗喜等再再生起極善的作意。作意樂受（將）成為什麼呢？並不成（什麼），這只是開示之首（desanàsãsaü）。

就如在「致力精勤於修習無常想」，此中是以想之名的慧而說的；同樣地，當知在此是以作意之名的禪那受而說的。

    在一個四法的第一句，是以喜為首的受而說的；在第二句的「樂」，只是以同形（saråpa）而說的。在兩句心行，從「想和受心所，這些法與心連結，為心行」之語，（和）從「除了尋和伺外，一切與心相應的諸法，即是心行所攝」之語，即是以心行之名的受而說。在以作意之名而攝了該一切之後，而在這裡說：「善地作意」。即使如此存在之時，由於沒有此受所緣，因此並不與受隨觀結合。這不結合，即在（解釋）《大念處（經）》等所說的：「由於該樂等事物（或）所緣的具體化，所以他領受到受；由轉起該受，只是從通俗上，而取說：『我感受』。
」。這是關於：「在感受樂受時，（他知：）『我感受樂受』」，而說的。

    而且，「體驗喜」等義的解釋，只是該相關所說的。這即在《清淨道論》所說的：「體驗喜有兩種方式：從所緣和從不癡。如何從所緣而體驗喜呢？他進入有喜的兩種禪（初禪與第二禪），在他入（定）的剎那由於獲得禪那，則是從所緣而體驗喜，【272】因為從所緣而體驗的緣故。如何從不癡而體驗喜呢？他入了有喜的兩種禪（初禪與第二禪）後而出定，思惟與禪那相應的喜是可滅的、破壞的，在他毘婆舍那（觀）的剎那而通達（自和共）相，則是從不癡而體驗喜。這即是在《無礙解（道）》所說的：『當他了知由吸氣長而心專一、不散亂，則現起正念，由於那念及那智而體驗該喜。』其餘的句義，當知只以此（同樣的）方法。如此只就依由獲得禪那，而從所緣而體驗了喜、樂（和）心行。如此獲得此與禪那相應稱為作意的受，為從所緣體驗受。因此，此：「那時比丘安住於諸受隨觀受」是善說的。 

「阿難，我不說忘念（和）不正知（Nàhaü, ànanda, muññhassatissa asampajànassa）」──這裡，此意趣為──因為以：「我將體驗心而吸氣」等方法而轉起，即使（該）比丘（有了）呼吸的禪相所緣，該心的所緣在現起了正念和正知後，從轉起「於心隨觀心」而有此名，並沒有忘念（和）不正知，是呼吸念的修習者，所以從所緣而體驗心為：「那時比丘安住於心隨觀心」。 

    「當他以慧觀見所斷的貪、憂後，（他的心傾向於）完全地（中）捨（So yaü taü abhijjhàdomanassànaü pahànaü taü pa¤¤àya disvà sàdhukaü ajjhupekkhità hoti）」──此中，貪只是欲貪蓋；以憂而顯示瞋恚蓋。這四法只就毘婆舍那而說的。而由法隨觀的該（五）蓋節等，則有六種。由能顯示以法隨觀等對（五）蓋節等以及這二蓋等，而說「貪憂」。

    「斷（pahànaü）」──「以無常隨觀捨斷常想」，如此即是使捨斷的智為意趣。

    「以慧觀見後（taü pa¤¤àya disvà）」──以後面的毘婆舍那慧（來觀照）該稱為無常、離欲、滅、捨遣智為斷智。而「以該後面的」，即如此而顯示相續的毘婆舍那。

    「（中）捨（ajjhupekkhità hoti）」──捨有兩種：【273】以行了道者（所生起的）捨和（心）專一者所現起的捨。在此也有俱生的捨和所緣的捨，而所緣的捨即是這裡的意趣。

    「因此，阿難（tasmàtiha, ànanda）」──當知由於轉起了以「我將觀無常而吸氣」等方式，不只是在蓋等法，在以慧見了而所說的以貪、憂為首的諸法（以及）使捨斷智後，而成為中捨，因此：「那時比丘安住於諸法隨觀法」。

【325】 「同樣地（evameva kho）」──此中，當知可見六觸如大的十字路口；在六處的諸煩惱如該土堆；在四所緣所轉起的四念處如從四方來的貨車或馬車；以身隨觀身等輾壞諸惡、不善法如以一部貨車或馬車輾壞土堆。

                        第一 呼吸相應 一法品

                              第二品

        第十一～十二 一恰難嘎拉經等註 （Icchànaïgalasuttàdivaõõanà）

【326】 在第二（品）的第一：「你們應當如此回答（evaü byàkareyyàtha）」──為什麼告知自己所住的定呢？為了免除責難的緣故。假如在（外道問時，）他們可能（回答）說：「我們不知道。」那時，那些外道可能責難說：「你們對：『我們的大師三個月住了某某定』都不知道！或者，為什麼你們不知道（他所）住（的定）呢？」為了免除該（責難）而如此說。

    再者，如在他處的「他正念於吸氣，（他正念呼氣。）吸氣長時（so satova assasati, dãghaü và assasanto）」所說的``eva''（和）``và''字，為什麼這裡並沒有如此說呢？是一向〔確實〕存在的。對其他人（而言）有自然的吸氣或（自然的）呼氣；而世尊對這（吸氣和呼氣）兩者都只是自然的。由於（世尊）常現起正念是一向〔確實〕存在的，所以不說。

    再者，為什麼這裡不說「我學」，而只說「我吸氣」呢？由於沒有應當學性的緣故。七種有學（聖者由於有）【274】應當學性，所以稱為有學；而諸漏盡者（因）沒有應當學性，所以稱為無學。由於沒有那些應當學的事、沒有應當學性，所以不說（我學）。

    （在）第二（經）只是簡單易解的。

        第三～十 第一阿難經等註 （Pañhama-ànandasuttàdivaõõanà）

    在第三：「審察（pavicinati）」：即審察為無常等。其它兩句只是此（審察）的同義詞。

    「無染著的（niràmisà）」──即無煩惱的。

    （「輕安（passambhati）」──）由止息了身、心的不安而身、心輕安。

    「等持（samàdhiyati）」──正〔完全〕地安置，就如安止心一樣。

    「成為捨（ajjhupekkhità hoti）」──由俱生的捨而成為捨。

    如此比丘以十四種所執受的身，在該身的正念為念覺支；以該念相應的智為擇法覺支；該相應的身、心精進為精進覺支；（該相應法的喜為）喜（覺支）；（該相應的身、心輕安為）輕安（覺支）；（該相應的）心一境性為定覺支；以這六覺支稱為不退卻、不超過的中性行相為捨覺支。就如駕馬車的車夫，不會以：「這太慢了」，而鞭打之；或者以：「這太快了」而勒住馬，只是保持正觀看著的方式。同樣地，以這六覺支稱為不退卻、不超過的中性行相為捨覺支。到此是在談論什麼呢？即談論了毘婆舍那（每）一心剎那覺支的各種作用（與）相。

    「依於遠離（vivekanissitaü）」等只是所說之義。此中，十六事〔次〕為呼吸念的混合論。呼吸的根本為念處的前分；那些根本要素為【275】呼吸念的前分；（能）圓滿覺支的念處也是那些覺支的前分〔覺支的根本為念處的前分；它們也是覺支的前分〕。圓滿明、解脫生起出世間的覺支，明、解脫與聖果相應。

    （在）第四、第五、第六（經）也是與此（方式）相同的區分〔的解釋只是與此同樣地（方式）〕。其餘一切處只是簡單易解的。

呼吸相應的解釋已結束

Santagavesaka Bhikkhu 覓寂比丘 2007.8.13.譯
�	以下是《小誦經註》的《寶經註》解說了古代廣嚴城的故事：


	「[158】據說，（從前）巴拉那西（Bàràõasi）王的上首王后懷了孕。（王后）知道（懷孕）後，就（把這件事）告訴國王，國王就給她（供給所需）保護胎兒。她適當的保護胎兒，在胎兒成熟之時即入產房生產。（若）有福的人則在清晨生產，而她（王后）就是她們當中之一。（王后）在清晨之時生了一塊像紅色肉膜或班都雞瓦咖（bandhujãvaka）花的肉塊。王后思惟：『其他夫人所生的兒子就如金色的雕像一樣，而（我）上首王后卻生了肉塊，在國王面前我可能會受到批評。』由於害怕受批評，就把這塊肉塊裝在一個器皿中，包覆了之後蓋上王印，派人把它放在恒河的河流上。就在（所派的）人捨棄之時，諸天安排守護，用金色的細布，寫上『巴拉那西王的上首王后之子』的紅色標題，再綁在（器皿上），並使那器皿沒有風浪等災難。那時，有一位苦行者依止牧牛人住在恒河岸。在清晨的時候，那個器皿漂來到恒河的岸邊，（苦行者）看到了就以糞掃想（丟棄物）而把它撿起來。在他看到了細布的字條和所印上的王印時，就把它解開，並看到那塊肉[159】塊。在他看到了之後（他想）：『真的有胎兒，但並沒有腐爛變臭。』就帶回草庵，放在潔淨之處。在經過了半個月之後，就變成了兩塊肉塊。苦行者看了之後，把它放在更好的地方。從那之後再經過半個月，（兩塊肉塊）一一各生手、腳、頭的五腫胞。從那時之後再經過半個月，一塊肉塊變成就像黃金雕像一樣的男嬰，一塊則變成女嬰。那位苦行者由於生起對兒子的情愛，從他的拇指生出了乳汁。從那開始，當他獲得了（牛）奶和食物時，他自己食用那食物，而把（牛）奶拿去餵進嬰兒的口中。那些（奶水）流入胃裡，就好像那一切（奶水）到達摩尼珠的器皿一樣，如此的沒有皮（nicchavã）；有人說：『就如縫在一起一樣，他們的皮相互黏在一起（lãnà chavi）。』由於無皮或黏皮，所以大家稱他們為離車威（Licchavi）。苦行者由於餵養嬰兒，所以日出才進入村落乞食，過了日中才歸還。諸牧牛人知道了他的工作後，說：『尊者，扶養小孩是諸出家人的障礙，請把小孩子給我們，我們將會扶養，您自己從事您的道業。』苦行者（說）：『善哉。』而答應了。於是諸牧牛人第二天平治道路，撒布諸花，竪立幢旛，演奏樂器，來到草庵。苦行者囑咐：『（這兩位）小孩有大福德，你們當以不放逸地（扶養）使令長大，當他們長大了之後，使他們互相匹配。你們當以五種牛味而供養之，並立為王使令歡喜，並且建造（王）城。』說了之後把小孩交給他們。[160】們（回答）：『善哉。』而把小孩帶回去扶養。當小孩逐漸長大，他們和牧牛人的孩子們一起遊戲，由於爭吵，他們用手打、用腳踢其他牧牛人的小孩。他們（那些被打的小孩）就哭，他們的父母問：『你們為什麼哭？』（牧牛人的兒子）就說：『那些沒有父母、苦行者養的小孩一直打我們。』從此，他們的父母說：『這些小孩欺負和傷害其它的小孩，他們不應當在一起，他們應當避開（vajjitabbà），他們應當避開。』據說，從那開始，從那地方的三百由旬稱為『避開（﹙Vajji﹚拔耆）』。那時，諸牧牛人把該地獻國王，並在那裡建造城鎮。他們十六歲時，他們把男孩灌頂為王，並使他和該女孩結婚。而且他們定了規約：『不可以娶外面的女孩，這裡的女孩不可以嫁到（外面去）。』他們最初同居生了兩個小孩，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如此十六次各生兩個。從此，他們的小孩成長（眾多），以致於無法容納園林、庭院、住處和眷屬，所以那座城一牛呼（的距離）、一牛呼的向外築牆三次，由於一再地使寬廣，所以稱為廣嚴城（Vesàlã）。這就是廣嚴城的故事。」


�	Idampi ca nagaranti na kevalaü ràjagahasàvatthiyo yevàti dasseti. Tattha mahàvanaünàmàti-àdi majjhimabhàõakasaüyuttabhàõakànaü samànaññhakathà. Majjhimaññhakathàya¤hi(ma. ni. aññha. 1.146) saüyuttaññhakathàya¤ca (saü. ni. aññha. 3.5.984-985) iminàva nayenavuttaü. Dãghanikàyaññhakathàyaü (dã. ni. aññha. 1.359) pana ``mahàvaneti bahinagarehimavantena saddhiü ekàbaddhaü hutvà ñhitaü sayaüjàtaü vanaü atthi, yaü mahantabhàveneva mahàvanantivuccati, tasmiü mahàvane. Kåñàgàrasàlàyanti tasmiü vanasaõóe saïghàràmaü patiññhàpesuü.Tattha kaõõikaü yojetvà thambhànaü upari kåñàgàrasàlàsaïkhepena devavimànasadisaü pàsàdaüakaüsu, taü upàdàya sakalopi saïghàràmo kåñàgàrasàlàti pa¤¤àyitthà''ti vuttaü.Vanamajjhe katattà ``vanaü nissàyà''ti vuttaü. àràmeti saïghàràme. Haüsavaññakacchadanenàtihaüsavaññakapañicchannena, haüsamaõóalàkàrenàti attho. (Sàrò.ii,p.172.)


�	一牛呼等於四分之一由旬；一由旬大約等於二十點六公里。


�	大約是陽曆的六到七月份。


�	阿沙拉月的白半月（juõhapakkha）──相當於農曆的六月初一到十五日。


�	DA.ii,pp.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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